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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上
散
步
，
幾
個
老
友
談
起
劍
拔
弩
張
的
南
海
局
勢
。
一
個
個
慷
慨
激
昂

，
氣
憤
填
膺
，
或
分
析
形
勢
，
頭
頭
是
道
，
或
出
謀
劃
策
，
胸
有
成
竹
，
或
直

陳
利
弊
，
條
分
縷
析
。
聽
他
們
的
口
氣
，
不
是
三
軍
統
帥
，
也
是
軍
事
智
囊
，

抑
或
決
策
中
樞
；
可
看
他
們
的
行
當
，
卻
是
退
休
工
人
、
小
公
務
員
、
普
通
教

師
。
於
是
，
我
不
由
想
起
新
近
流
傳
的
一
個
網
絡
熱
詞
﹁地
命
海
心
﹂
。

所
謂
﹁地
命
海
心
﹂
，
意
思
是
﹁吃
地
溝
油
的
命
，
操
中
南
海
的
心
﹂
，

主
要
指
的
是
這
樣
一
種
現
象
：
草
根
階
層
，
尤
其
是
那
些
工
作
不
起
眼
，
經
濟

條
件
一
般
，
社
會
地
位
偏
低
的
一
部
分
人
，
卻
很
關
心
那
些
並
不
直
接
關
係
到

自
己
利
益
的
國
家
大
事
。

這
是
不
是
好
事
呢
？
沒
有
一
致
答
案
，
多
少
年
來
一
直
是
有
爭
議
的
。
贊

成
者
說
，
這
是
我
們
這
個
民
族
的
優
良
傳
統
，
是
儒
家
思
想
﹁修
身
、
齊
家
、

治
國
、
平
天
下
﹂
的
具
體
體
現
，
就
像
﹁身
無
半
畝
心
憂
天
下
﹂
的
左
宗
棠
，

這
樣
的
人
多
了
，
國
家
民
族
才
會
強
盛
富
饒
。
反
對
者
說
，
這
是
﹁鹹
吃
蘿
蔔

淡
操
心
﹂
，
﹁皇
帝
不
急
太
監
急
﹂
，
就
像
林
語
堂
所
言
：
﹁中
國
就
有
這
麼

一
群
奇
怪
的
人
，
本
身
是
最
底
階
層
，
利
益
每
天
都
在
被
損

害
，
卻
具
有
統
治
階
級
的
意
識
。
在
動
物
世
界
裡
找
這
麼
弱

智
的
東
西
都
幾
乎
不
可
能
。
﹂

﹁地
命
海
心
﹂
，
最
經
典
的
歷
史
人
物
有
兩
個
，
一
是

春
秋
時
的
趙
國
牛
販
子
弦
高
，
他
販
牛
回
國
途
中
，
意
外
發

現
秦
國
偷
襲
趙
國
的
大
軍
。
來
不
及
回
家
報
信
了
，
於
是
他

就
以
代
表
趙
國
政
府
犒
勞
秦
軍
的
名
義
，
送
上
一
群
牛
供
秦

軍
享
用
。
秦
軍
統
帥
以
為
趙
國
已
有
防
範
，
無
法
偷
襲
，
只

得
悻
悻
而
去
。
一
個
是
魯
國
農
民
曹
劌
，
齊
國
侵
略
魯
國
，

曹
劌
說
動
魯
君
，
主
動
要
求
參
加
指
揮
戰
鬥
。
作
戰
中
他
審

時
度
勢
，
巧
妙
安
排
，
結
果
大
敗
齊
師
，

並
留
下
﹁一
鼓
作
氣
﹂
的
美
談
。
還
有
很

給
草
根
們
鼓
勁
的
那
句
﹁肉
食
者
鄙
，
未

能
遠
謀
﹂
的
名
言
。

而
《
紅
樓
夢
》
中
的
焦
大
，
則
是
﹁

地
命
海
心
﹂
在
文
學
作
品
中
最
好
的
形
象

代
言
人
。
焦
大
身
為
寧
國
府
老
奴
，
當
年

曾
救
過
寧
國
公
賈
演
一
命
，
因
此
倚
老
賣

老
，
動
輒
使
酒
開
罵
，
但
其
內
容
，
卻
多
半
是
批
評
府
中
不

良
風
氣
，
憂
慮
賈
府
未
來
命
運
，
希
望
賈
府
的
傳
人
能
做
得

更
好
，
正
如
魯
迅
所
說
，
﹁焦
大
的
罵
，
並
非
要
打
倒
賈
府

，
倒
是
要
賈
府
好
…
…
所
以
這
焦
大
實
在
是
賈
府
的
屈
原
，

假
使
他
能
做
文
章
，
恐
怕
也
會
有
一
篇
《
離
騷
》
之
類
。
﹂

不
過
，
對
於
焦
大
的
﹁地
命
海
心
﹂
，
賈
府
賞
給
他
的
卻
是

一
嘴
馬
糞
。
書
中
還
有
一
個
丫
鬟
襲
人
，
拿
着
丫
鬟
的
工
錢

，
操
心
的
卻
是
寶
玉
的
前
程
、
賈
府
的
命
運
，
也
是
個
﹁地

命
海
心
﹂
的
主
。

依
我
所
見
，
﹁地
命
海
心
﹂
是
個
積
極
現
象
，
即
所
謂

﹁民
心
可
用
﹂
。
如
果
老
百
姓
只
關
心
自
己
的
柴
米
油
鹽
，
對
國
家
大
事
不
管

不
問
，
﹁國
家
事
，
管
他
娘
，
打
打
麻
將
﹂
，
那
這
個
國
家
就
很
難
興
旺
發
達

，
一
旦
外
敵
入
侵
，
領
土
被
佔
，
也
不
會
有
人
挺
身
而
出
，
國
家
就
離
滅
亡
不

遠
了
。
上
世
紀
三
四
十
年
代
，
酒
店
茶
肆
裡
多
貼
有
﹁莫
談
國
事
﹂
的
標
語
，

再
與
當
局
無
所
不
在
的
特
務
告
密
制
度
相
配
合
，
有
﹁妄
言
抗
日
﹂
的
非
抓
即

打
，
這
對
老
百
姓
的
愛
國
心
是
麻
痹
也
是
壓
制
，
其
結
果
就
是
人
們
對
國
家
民

族
命
運
日
漸
淡
漠
，
在
外
敵
入
侵
面
前
處
處
被
動
，
節
節
敗
退
。

於
今
而
論
，
我
們
要
實
現
民
族
偉
大
歷
史
復
興
，
任
重
道
遠
，
關
山
迢
遞

，
不
僅
需
要
每
個
國
人
踏
實
工
作
，
多
做
奉
獻
，
也
需
要
大
家
都
有
﹁地
命
海

心
﹂
之
志
，
牢
記
﹁國
家
興
亡
，
匹
夫
有
責
﹂
的
古
訓
，
關
心
國
家
大
事
，
以

天
下
為
己
任
，
為
國
家
出
謀
獻
策
，
群
策
群
力
，
同
心
協
力
，
共
襄
壯
舉
。
當

然
，
﹁地
命
海
心
﹂
們
的
行
動
也
要
有
理
有
據
，
在
法
律
的
框
架
下
進
行
，
不

能
一
激
動
就
忘
乎
所
以
，
亂
說
一
通
，
胡
作
非
為
，
甚
至
打
砸
燒
搶
，
幹
出
親

者
痛
仇
者
快
、
有
違
法
規
的
事
，
那
就
不
是
﹁操
中
南
海
的
心
﹂
了
，
而
是
給

﹁中
南
海
﹂
添
亂
了
。

清明穀雨
之間，我回到
闊別多年的古
城洛陽，正值
國色天香的牡
丹花期，滿城
柳綠牡丹艷，

於是抽得半日閒，到市中心的王城公
園賞花。王城公園於我並不陌生，那
是洛陽早先的牡丹觀賞地，一九八三
年四月，首屆洛陽牡丹花會就在這裡
舉辦，屈指算來，已經連續舉辦三十
二屆了。在園內，我驚奇地發現，花
圃上撐着彩色遮陽傘，猶如朵朵盛開
的大牡丹，原來，由於氣候變暖，部
分牡丹提前開了，打傘是為了減弱光
照，控制花期，還可防雨。徜徉花叢
，不僅觀賞了形若球冠的 「首案紅」
、玉潔冰清的 「夜光白」、紅粉雙彩
的 「二喬」等傳統名貴牡丹，還首次
看到許多新品種，不知不覺陶醉其
中。

洛陽盛產牡丹，與之為古都有直
接關係。這裡地勢峻闊，土沃水足，
又處在古黃河流域農業經濟圈內，適
宜定都。我上學時，洛陽稱為 「九朝
古都」，先後是東周、東漢、曹魏、
西晉、北魏、隋、武周、後梁、後唐
的都城，後來又聽說有人考證是 「十
三朝古都」，無論怎樣，確是為數不
多的多朝古都不疑。王城公園就建在
東周王城遺址上，其他還有著名的龍

門石窟、天子駕六、白馬寺等古蹟遺存，地下埋藏的
古物更不計其數，一不小心就能挖出個寶貝來，這就
是洛陽的地氣。

古都渾厚的地氣造就了牡丹的繁盛。隋朝， 「隋
帝闢地二百里為西苑，詔天下進花卉」（宋．王應麟
《海記》），其中大量引入牡丹栽培，這是美化都城
的大手筆。唐宋時，牡丹栽培已遍及宮廷民間，蔚然
成風，出現了許多種植牡丹的 「世家」，像 「魏紫」
、 「姚黃」、 「歐家碧」等牡丹品種，是以花匠的姓
氏加花色來命名的，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栽培牡丹是勞動人民謀生的手段，其中蘊含了多少血
汗！牡丹花會也不止當今才有， 「花開時，士庶競為
邀遊。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台為市井，張幄帟，笙歌
之聲相聞……」（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這
唐宋形式的牡丹花會，全城歡慶的重大盛事，傳承到
千餘年後的今天。記得首屆牡丹花會，外地遊客蜂擁
洛陽賞花，中州大道近王城公園段全是遊人，不僅園
內爆滿，公交擁擠，旅店滿房，火車票更是一票難求
，不得已，市內各單位響應政府號召，錯開社會公休
日放假休息，用這種辦法來緩解賞花人流的壓力。

「洛陽三月花似錦，多少功夫織得成」。牡丹從
野生到人工培育至今，據說已達六七百個品種，基本
是通過移植、嫁接、分株、雜交等方式培育的，宏大
持久的育花工程，跨越朝代，永無止境，凝聚着多少
代花匠的心血和追求。單說雜交，把父本的花粉授到
母本的雌蕊上，培育出可播種的種子，至少五年以上
時間，待新植株長成開花，得十來年功夫，期間遇到
多少挫折失敗，沒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韌勁成不了。
過去在洛陽，曾與花農和園林工作者有過交往，他們
把心都撲在牡丹上了，像 「牡丹世家」的王三道一家
，解放前洛河洪災不顧家，冒險搶運牡丹。建國初，
為振興牡丹，他把自家的牡丹低價賣給政府，還跋山
涉水，為初建的南關人民公園尋找花源。洛陽牡丹研
究所年輕的技術員劉翔告訴我，養花一年，花開十日
，為了掌握好催花技術，他和同事數月準備，一連四
十多晝夜輪流守在花棚，反覆測試分析溫度、濕度和
光照的最佳數據……到如今，催花已不是瓶頸，能工
巧匠們讓牡丹一年四季都能開放。

現在，王城公園依然是洛陽牡丹的主要觀賞地，
但種植規模與國家牡丹園、國花園、國際牡丹園等後
續開闢的牡丹公園相比，只能算小的。有的公園多栽
早花品種，也有的以中晚花品種為主，客觀上延長了
賞花期，加上郊區花農的花圃、街邊綠地的花壟，整
個春日，洛陽就是一片牡丹花海！可貴的是，洛陽園
林界沒有躺在 「甲天下」的美名上故步自封，除了堅
持培新，還主動與國內乃至國外同行交流，這次看到
引入的 「霓虹煥彩」、 「珊瑚台」、 「島錦」、 「八
千代椿」等，就是與時俱進，博取眾長的精品。勿庸
置疑，牡丹成為洛陽的底蘊，授之無愧，每年吸引大
批海內外客商賞花旅遊，搭起連接友誼，推動經濟的
橋樑。在洛陽，牡丹是商品的品牌，廣場街道的地名
，還是城市的標誌和建築的裝飾，牡丹之美無處
不在。

過去的文藝界，為了
吸引觀眾，常常會將一些
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及
時搬上舞台，從而獲得較
好的票房成績。京劇《槍
斃閻瑞生》，便是一例。

在一九二○年間，上
海有個洋行職員閻瑞生，因過分沉湎於賽馬賭博
，結果，輸得一乾二淨，資金虧空，走投無路，
最後，竟然動起了害人的惡念。當時，上海有個
名妓王蓮英，很有些積蓄，平時戴有不少珍貴的
首飾珠寶。閻瑞生對她不懷好意，特地誘騙她坐
汽車外出，說是到近郊去遊玩。誰知，汽車開到
郊外北新涇的農田旁邊，閻瑞生露出猙獰面目，
狠下毒手，將王蓮英勒死，並劫走了她所有的財
物。此案發生後，引起一片嘩然。於是，警界集
中力量，進行追捕。後來，閻瑞生窮途末路，在
逃到徐州火車站時，被捕獲歸案。最後，被判處

死刑。這案件，由於涉及到賽馬、妓女、殺人、
搶劫、死刑等內容，給人頗多議論，一時引人注
目。報刊上，更是競相刊載有關新聞，大肆宣揚
。而，上海的戲劇團體，更是聞風而起，趕搶時
間，編成京戲、文明戲及各種地方戲曲，廣泛演
出，吸引觀眾，流傳很廣。其中，尤其是以京戲
的影響最大。

京戲《槍斃閻瑞生》，最早於一九二○年十
一月就首演於大舞台。是 「連台本戲」的形式，
共演出有三本。主要演員有毛韻珂、趙如泉、賈
璧雲、張金安、李瑞亭等，陣容非常強。由於內
容是社會上才發生的搶劫殺人的新聞，極富有刺
激性。因而，觀眾踴躍，賣座極好。這便引起了
劇界同仁的注意，紛紛動起腦筋，積極趕編，競
相演出。於是，在一九二一年的元旦，又有林樹
森、張文艷、呂君樵、露蘭春等合作，在共舞台
上演此劇，營業仍然極為火爆。不久，又由趙君
玉、夏月潤、周鳳文、夏月珊等領銜，於一九二

一年三月，公演於上海新舞台。三家劇團，演出
同一故事題材，各展所長，互有特色。引起觀眾
好奇，分別前去觀看，紛紛大感興趣，賣座經久
不衰。結果，這個劇目，一直連續演出，時間長
達一年之久。街談巷議，婦孺盡知，成為當時上
海娛樂界的一件盛事。

那次，上海京劇界競相演出《槍斃閻瑞生》
一劇，不僅反映了上海劇界對於及時捕獲時事新
聞題材的敏銳感覺，同時，對於 「海派京劇」藝
術形式的形成與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進作用
。在演出該劇時，各劇場均繪製仿真的布景，並
搬動真車、真馬上台。還當場表演泅水、游泳等
，花樣百出，場面逼真，戲劇效果很好。演出以
後，還有 「百代」、 「勝利」唱片公司，灌製了
露蘭春、嚴琦蘭的 「夢警」唱段，並有 「百代」
公司灌製了林樹森的 「槍斃」唱段，全都風行一
時，廣為傳播，為人所熟知。

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
貴者富者向新聞界人士發放
「封口費」之事屢見不鮮，

然而人各有志，有人見錢開
眼笑納，良心掃地，也有的
恪守職業道德，嚴詞峻拒，
鄒韜奮便是。

一九三一年六月中旬，大上海曝出一樁官場醜聞
：時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兼大夏大學校長的王伯群，
年已四十六歲已有一妻二妾，近又利用手中權軟硬兼
施，娶本校應屆畢業女生保志寧為第三妾，除了付給
十萬元嫁妝費外，還耗資五十萬元在愚園路造了一幢
豪華婚房。

消息傳處，引起社會各色人等熱議，譴責紛紛。
疾惡如仇的著名報人、《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

得悉後，決計予以公開曝光。六月二十七日，《生活
》周刊第六卷二十七期以《久惹是非之王保婚姻》為
題，報道了此事，還配發了評論，內有語云：以有妾
之人而任大學校長，復以如此之校長而娶本校之畢業
生，以品學兼優之女生而配曾數妾之夫婿，在社會一
般人心理上的反感，則亦事實上所不免耳。

王伯群以官位權勢嚇人，寫信指責《生活》周刊
誣衊其人格，並為自己辯解，謂自己一向生活儉樸。

鄒韜奮不怕權要，毫不畏懼給予反擊：民窮財盡
中的闊人娶親，所耗亦以數十萬元聞於時的荒謬舉動

，決無贊成之理，官吏俸祿是固定的，可算得出的，
一擲數萬，這錢是從哪裡來的？此點猶足啟人猜疑。
凡做官而闊，購地置產，起居享用如王侯者，均為國
民之罪人！

這時，《生活》周刊又收到了讀者陳淡泉的來信
，大意謂：王伯群趁着負責南京交通部辦公樓及上海
大夏大學教學樓營建的機會，把婚房交 「辛豐」營造
商一併建造，將公款混用於私宅，要求《生活》周刊
調查揭露。

其時，鄒韜奮還已聽到各方關於王伯群貪污嫌疑
的呼聲，於是派記者明察暗訪，從各方調查得出，王
氏的豪華婚房造價總計在近五十萬元，裝修布置費尚
不在內，而王伯群只付了約十八萬元，大部分算在了
公家帳上。為力求精確，他特地邀請了一個資深可靠
的評估師，去現場觀測評估，結論是，全部造費確非
四十餘萬元不辦。

鄒韜奮決定在《生活》周刊發表調查結果，並刊
登充分顯示豪宅規模宏大、材料考究的五張照片，公
開其偷天換日貪污公款中飽私囊的醜行。

王伯群聞訊後又氣又急，冥思苦想應對辦法，決
作 「花錢消災」，當即派親信兩人去見鄒韜奮。

這兩個本與鄒韜奮熟識，寒暄幾句過後話入正題
： 「王部長最近撥下巨款，補助上海各大小報館。他
平時最喜歡看《生活》周刊，情有獨鍾給《生活》補
助十萬元，屬最多的一家。」鄒韜奮當然明白對方來

意，推辭說， 「眾所周知，《生活》是民間同人入股
辦刊，向來不接受官方津貼，王部長的好意只能心領
了。」

來人中的另一個作第二撥攻勢： 「鄒先生既然不
受官方補貼，這十萬元就算是王部長投資刊物的股金
吧。」鄒韜奮胸有成竹再次擋了回去： 「王部長屬政
府官吏，若接受其入股，有違股份公司章程。」

兩人心猶不甘，喋喋不休又是勸又是央求給個面
子收下，不然回去交不了差。鄒韜奮莞爾一笑，將了
對方一軍： 「這樣吧，王部長既然如此的慷慨，那就
把錢捐贈給仁濟堂，用以賑災救難，我現在就可通知
他們來人辦理捐款手續。」這兩個哪敢答應？推說 「
待回去請示」，溜之大吉。

王伯群的 「封口費」失效，八月十五日，《生活
》周刊第六卷第三十四期上，刊出了讀者陳淡泉的來
信，鄒韜奮配發的 「編者的話」中，公告了王伯群貪
污公款營造婚房的真相，包括記者與特約評估師調查
經過，婚房佔地、規模、樓層結構、建築材料，以及
地價、造價等，讓人一目了然，確信無疑。而另幾句
「編者的話」，更是痛快淋漓： 「在民窮財盡的中國

，一人的衣食住行四種需要中之一種而且一處，已達
四五十萬元，而王君信裡猶說 『伯群素尚儉約，雖備
員中央數載，自顧實無此多金』，我們不知 『多金』
果作何解？ 『儉約』又作何解？且由此點而疑及王君
所申辯之其他各點是否真實。」 「在做賊心虛而自己
喪盡人格者，誠有以為只需出幾個臭錢，便可無人不
入其彀中，以為天下都是要錢不要臉的沒有骨氣的人
，但是錢的效用亦有時而窮！」

鄒韜奮的無情揭露鞭撻，王伯群狼狽不堪，成了
眾矢之的，為緩和輿論民憤，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
提出彈劾案，迫使王伯群辭職以息民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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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田螺 王誦詩

閩省莆田，距省
會福州百餘公里，向
以媽祖文化著稱，而
其 另 一 城 市 名 片
─莆仙戲則略顯
沉寂。近年來，當地

政府開始着力在海內外推薦、宣傳莆仙戲
，頗有成效。二○一一年，仙遊鯉聲劇團
攜《白兔記》遠赴法國演出，戲劇 「活化
石」莆仙戲首次登上法國巴黎的舞台。

莆仙戲是福建地區的古老漢族戲曲劇
種之一，源於唐，成於宋，盛於明清，原
名 「興化戲」，流行於福建省莆田、仙遊
二縣及惠安、福清、永泰等鄰縣的興化方
言區，因宋時莆田、仙遊隸屬興化軍，明
、清時隸興化府而得名，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後，始改稱莆仙戲。

莆仙戲的表演古樸優雅，不少動作深
受木偶戲影響。西元九五四年《連江里志
》記： 「蔡（京）太師作壽日，優人獻技
有客以絲繫僮於四肢為肉頭傀儡戲。」南
宋莆田詩人劉克莊晚年於南宋端平年間（
一二三四─一二三六年），在故鄉看
到莆仙戲演出，曾賦詩描述當時盛況： 「
抽簪脫袴滿城忙，大半人多在戲場」， 「
兒女相攜看市優，縱談楚漢割鴻溝」。當
時所演劇碼多以歷史故事題材為主，並包
含某些宋、元南戲古老與罕見的劇碼。

莆仙戲的表演從人物形象到表演規格
，都運用了人模仿傀儡的表演，並綜合組
成了曲牌、鼓板、表演三結合的規範化，

歷代流傳，有序不絕。
演員的基本功，總稱為 「傀儡核」，手部動作有 「

上不超於眉毛，下不低於肚臍」的藝術規格。如生角的
「抬步」、旦角的 「蹀步」、淨角的 「挑步」、丑角的
「七步溜」，都保持傀儡形象，當演員要表達人物的喜

怒哀樂時，喜用 「雀躍步」，怒用 「雙搖步」，哀用 「
雙掩面」，樂用 「雙體肩」，俱以形象表達。

民國以降，京劇、閩劇相繼傳入莆田，京劇的武打
表演與俠義劇碼，閩劇的機關布景和表演手法，都對莆
仙戲產生了一定影響。後台伴奏也從原先的鑼、鼓、吹
單純的樂器，向民間吸收了 「十音」、 「八樂」中的部
分樂器和外地劇種的樂器，諸如二胡、板胡、琵琶、三
弦、揚琴、大提琴等，使莆仙戲音樂形式更加多樣與抒
情化。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莆仙戲演出活動十分活躍，
曾有多個戲班赴新加坡、馬來西亞演出，並湧現出生角
黃文狄、老生傅起雲、淨角林元、小生鄭應、淨角林爐
、旦角陳金標等一批著名演員。

一九四九年以後，莆仙戲幾經起落，到一九七九年
二月再現輝煌──仙遊縣鯉聲劇團重新排演《春草闖堂
》，赴京參加國慶三十周年獻禮演出，獲劇本創作一等
獎、演出一等獎。該劇先後被全國六百多個劇團移植演
出，中國京劇院等還攜帶該劇到香港地區及國外演出，
在東南亞頗有影響。二○○六年，莆仙戲被列入第一批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莆仙戲至今仍有五千多個傳統劇碼，其中被稱為 「
宋元戲文」三種之一的《張協狀元》，是目前中國流傳
至今最早的一本南戲劇碼，此劇在全國各地早已失傳，
惟獨保存在莆仙戲裡，數百年來歷演不衰。目前莆田市
莆仙戲演藝人員達三千八百多人，戲班足跡遍及福州、
廈門、晉江、龍溪、三明等地市和海外華僑聚居地，莆
田人平均一年看十多場莆仙戲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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